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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長篇小說」一直是文學場域中的重要

文類，這個逐漸被研究者系統化解讀的文本，自20
世紀末至新世紀初期，在兩岸皆有長足的進展。為

了理解新世代的作家們如何植基於舊有的形式，重

新思考屬於自己的傳統，並隨著當代現實的演變，

創生出新的面貌，因而將此次會議主題聚焦於「文

學傳統與創作新變」，分別從「文學與敘事」、「小

說與傳媒」、「小說與城市」、「小說與歷史」四個

面向，邀請台灣六、七年級和中國大陸七○後、八○

後世代作家、學者與評論者參與。出席者包括台灣作

家許正平、神小風、黃崇凱、黃麗群、伊格言、童

文學傳統與創作新變

睽違兩年的「兩岸青年文學會議」，於五月下旬假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再次登場，這是繼2011年「創作
者與評論者的對話」、2013年「新鄉‧故土／眺望‧回眸」後，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三度針對兩岸文學的
發展現況，擬定特別主題，以學術交流的形式所舉辦的研討會。

偉格、楊富敏、陳栢青、言叔夏、朱宥勳；學者蔡佩

均、詹閔旭、陳筱筠、陳國偉、陳芷凡、林運鴻、張

俐璇等人。中國大陸參與作家為付秀瑩、鄭小驢、甫

躍輝、蔣峰、笛安、蔡東，來自香港的作家葛亮以及

澳門的呂志鵬；年輕世代的研究者則有岳雯、張元

珂、魯太光、徐剛、張曉琴、王敏、宋嵩、房偉、金

理、饒翔、叢治辰、陳思等。此外，還有台灣作家

楊照的專題演說：「為何長篇？如何長篇？──生

命與文學的曖昧交界之處」，他以E. M. Forster的理
論為基礎，對「小說」乃至「長篇小說」的源起、

特質與意義進行開宗明義地闡釋，揭開此文學盛會

關於「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文訊雜誌社　　

「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於5月28日至29日假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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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研討會第二天，我才發現，北京現代文學

館大門的門把，是一隻金手模鑄而成的手印。我是

台語所說的那種「手賤」的死小孩，立刻把自己的

手也印了上去。旁邊的人告訴我：那是巴金的手。

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不敬，把手縮了回來。再往館

舍裡面走一些，有一尊一人高的青銅的四方鼎，

式樣和銅綠色澤都彷彿已在故宮博物院收藏多年一

樣，但四面刻印著的，卻是魯迅的〈祥林嫂〉。

這是一個金屬之城。現代的金屬長成大樓，現

代的金屬鑄成古代的名器，上面刻的是沒有那麼現

代卻也沒那麼古典的「新文學」宗師，這大概就是

我對北京最物質性的印象。甚至在觀光區，你可以

買到各種材質雕塑而成的人像紀念品，不但有中國

四大美女和西遊記的人物，還會有一尊魯迅坐在椅

子上看書的經典形象。

刻在金屬，或寫在水面上的文學

文學在這裡，好像比在台灣，更生活一些、更

理直氣壯一些；但走在街上，卻又分明感受到，那

些行人是不可能和文學有任何關係的。現代文學館

的大門隔開了兩個世界。門內一直到會場，文學是

毫無疑問的崇高之物；門外一路延伸出去，文學是

否還能帶著人們對世界發問？

第二天晚上，在單向街書店的座談會上，我

談起台灣的文學環境，說道：文學之所以還「存

活」，多多少少，依賴的是人們天真的、不求回

報的善意。問題不是「文學為什麼越來越不受重

視」，跳脫我們自己的喜好來看，文學竟然還受到

一定程度的重視，這才是值得追問的問題。

因此，在研討會的過程裡，我一直覺得我們是

在一個受到庇護的結界裡，談論我們自己關心的問

題。一起去的台灣作家、學者，若不是早已認識，

文───朱宥勳　作家、文學科普寫作者

的序幕。

既然是名為跨越「兩岸」的「青年文學會議」，

最首要的目標，自然是希望能夠促進台灣與中國大

陸文學工作者的相互溝通，認識彼此文學發展的趨

向，進而擴充文學書寫的各種可能性。因此，在會

議流程的設計上，大多由兩地學者互相評論；除了

學術論文的發表，亦安排兩地作家同台，針對自身

創作的心路歷程進行交流。透過學者的分析探究和

作家的自我表述，為讀者揭露兩岸長篇小說生成的

因緣、文學敘事美學的脈絡與承襲，以及書寫風格

的開展和轉化等課題。

這樣的會議與台灣的學術研討會有何不同？實

質的效益如何？又獲致了什麼樣的交流和溝通？透

過全程參與的作家朱宥勳的觀察記述，或許能讓讀

者一窺潛藏於學術文字底層的特殊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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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多少讀過著作了，並不陌生。但是臨到大家上

台發表的時候，還是像重新認識對方一樣：啊，原

來還有這個新梗！而中國方面，也有幾位學者提

出了很有趣的話題。比如宋嵩談曹文軒的「經典建

構」，房偉談網路小說《青囊屍衣》，都讓我精神

一振。曹文軒是我國中時讀過的作家，幾乎是我對

青春愛情故事的第一印象；而今年我參與編輯的

《秘密讀者》，也才從「晉江文學網」的專題裡，

討論過中國網路小說的問題。叢治辰和陳思是老朋

友了，幾年前，他們都還以年輕創作者的身分來台

灣參加過耕莘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兩岸青年文學交

流營」，現在一個是中央黨校教授，一個是中國社

科院助理研究員。或許是年齡比較相近，他們兩個

的論文是我覺得最好的，視野、方法、理論和閱讀

的細膩程度，都比其他「中國代表隊」的學者們更

合我的胃口。

研討會結束那天，他們倆約了我們一小群人，

到飯店對面的燒烤攤子宵夜。一上來，就是每人兩

玻璃罐的啤酒「扣打」。叢治辰說：喝這個，你們

喝酒，我們醒酒。那個晚上，彷彿是小說創作者自

己的「續攤」研討會，不談理論不談方法，就是說

那些你沒親眼見到，真的不太相信的故事。那天晚

上，我們的主題是中國的討債集團如何「合法」且

精準控制成本地討債；還有在北京大學附近，一種

只會在真正的文明古國才能匯聚起來的「民間學者

體系」──他們稱之為「北大邊緣人」。他們沒有

學籍，沒有職業，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活動空間，

也許到食堂裡蹭飯維生，窮盡一生的力量重新證明

一套物理定理，卻不知道那是五十年前就已解決的

難題。彷彿一種以知識為光源的蛾類，拼了命也想

要黏附在帝國文化生產的中心機構附近。那是整趟

旅程下來，我最想要提筆為之寫小說的時刻。他

們想望的什麼？那會是某種天才事跡的後裔與殘餘

嗎？像是中學學歷，就改變了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錢

穆？

但是，這個世界，如果真的還有錢穆，還能遇

到那樣一個大學教務長嗎？願意對校長拍胸保證：

如果你用我，那你更要用這個人，雖然他沒有學

歷⋯⋯

在這樣的城市裡，或許聽故事真的比聽理論，

能夠學到的東西更多。

後來想想，一開始很在意的那些問題（諸如

中國方面的活動主持人，很明顯沒有準備就上台；

或者論文評論人，基本上沒有讀論文，就帶著宿醉

扯完十多分鐘，之類的），其實好像也就沒有那麼

重要了。就算一切程序都認真進行，也不見得能夠

多知道些什麼吧。真正可惜的反倒是，所謂的「交

流」，在活動規劃裡其實是稍嫌稀薄的。每一場作

家座談，時間大概只夠匆促地講一輪自己的想法，

沒有進一步交叉對流的機會。而在會議以外的時

間，正式的、龐大的中式圓桌餐宴，也只宜於「敬

酒」這樣的交流形式，很難真的聊到什麼。這其實

都是可以透過一些活動的小設計來改善的。

不過或許這就是兩地文學環境的某種縮影吧。

銘刻在金屬上面，受到國家禮遇的、沉穩的、幾乎

能夠不假外求的他們；以及被國家放生的，得自行

設法與人連結，尋求生路的我們。說起來我們更液

態或更氣態一些。那或許已經不是誰要向誰學習、

要學些什麼東西的問題了。而是兩種結構之下，派

生出來的兩種思維的對望。不管看到什麼，解方都

還得靠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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